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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 上 一 点 煤 油 ，挑 高
一丝灯芯，妈妈用火柴把
你点燃。

在 黑 暗 的 晚 上 ，你 照
亮光明，伴我读书!

在 夏 夜 的 帐 篷 里 ，妈
妈细心地用你消灭扰人的
蚊 子 ，呵 护 我 安 睡 ，给 予
我美梦!

透 过 微 燻 的 玻 璃 灯

罩，你散发出一道道淡淡
的光环，色彩斑斓。透过
玲珑的玻璃灯罩，你煥发
出柔柔温暖，让人安详!

我们一家就围绕着你
在那陋室里说笑! 那是爸
妈白天辛勤劳作之余，晚
上一家节息团聚之温馨!

你 ，是 我 生 命 中 的 一
盏 心 灯 ，指 引 方 向 ，走 向
光明!

注:好友送我一把电子
仿 油 灯 ，虽 然 没 有 了 圈 圈
光 环 ，没 有 了 淡 淡 油 香 ，
却勾起我对童年往事的回
忆 ，对 天 堂 雙 亲 的 思 念!
感慨而作!

一盏小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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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

与鸟为邻与鸟为邻
尽管窗外晨光未露，但

一阵骤然响起的鸟鸣声划
破了寂静的夜空，清脆悦耳
的啼声飞荡在屋外的树梢
枝头，唤醒了神智迷糊的
我。我静静的躺着，聆听着
这清脆嘹喨，悠扬婉转的小
鸟啼唱，心情宁静舒畅，意
味着另一个愉快的一天的
开始。

不知从甚么时候开始，
这个黎明前的小鸟欢唱，成
为 我 生 活 中 的 另 一 种 期
待。有人以出谷黄莺形容
歌喉婉转，我不知道黄莺的
歌喉是否天籁之音，但是那
迎接黎明、抑扬顿挫划过静
空的清脆鸟鸣已足以让人
心旷神怡的倾耳静听。

这一带地处大曼谷偏
僻的角落，平时车辆稀少，
附近人家又家家有大树，于
是很多鸟儿都乐得在这瑞
安家落户。麻雀在我的屋
檐下造了一排的窝，家对面
的两间空房子更被一群鸽
子霸占了，常常会飞下来在
我 家 门 口 大 摇 大 摆 的 觅
食。再加上一些被关在笼
子里的各种鸟类，于是每日
晨昏嘈杂的鸟鸣声就会在
这个社区里啁啾回荡。

但那啼声婉转悦耳，早
晚从这棵树鸣声不绝的飞
唱到那棵树的是哪一类小
鸟呢？在经过一番跟踪观

察后，我发现是一种褐色
的小鸟儿，常常站在高处
一唱一和。鸟儿有情，否
则不会唱得这样欢悦，看
它 们 跳 跃 在 架 高 的 电 线
上、在围墙上你追我逐，或
许是在恋爱中吧。

有一天，偶尔在屋外一
个角落的小树上发现了一
个小小的鸟巢，拨开树叶，
饭碗般的鸟巢里居然有两
个比拇指甲稍大一点的鸟
蛋。是什么鸟在这棵小树
的枝桠间用干草编造了这
个玲珑的小鸟窝呢？母鸟
不在，可能离巢去觅食了
吧。

两 天 后 ，小 鸟 孵 出 来
了，两个闭着眼睛蠕蠕而动
的小肉团！当我轻轻拨开
鸟巢上的枝叶时惊动了它
们，立即仰起比头还大的嘴
巴吱吱叫唤、嗷嗷待哺。

几天后小雏鸟身上现
出了翅膀的轮廓，但是我
却还没见到它们的母亲。
一天中午，我又悄悄拨开
枝 叶 观 察 雏 鸟 的 成 长 进
展，开始有了一些细丝一
样的羽毛，心底不油然的
浮起一种对生命的喜悦。

我环视周围，却骤然发现
在小树上方的屋檐边，站
着一只正在对我眈眈而视
的棕色小鸟——哦，到底见
到母鸟了！这几天我天天
来看小鸟，或许也都在它
的监视下吧。

进入雨季的曼谷，老天
爷时不时就会洒下一阵来
也快去也快的大雨，一天
傍晚，一阵暴雨骤然而来，
看那随狂风暴雨激烈摇摆
的小树，我突然想到那个
在枝桠间的小鸟巢，和那
两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雏
鸟，于是拿了个塑胶袋撑
了把伞，冒雨走到小树边，
赫然发现母鸟竟然就蹲在
它的小巢上，张开着两只
翅膀，遮盖着小雏鸟！

更让我惊奇的是，它的
伴侣——一只公鸟，也在雨
中守护在鸟巢旁！

母鸟紧盯着我，没有要
飞开的意思。我把塑胶袋
罩在鸟巢上方的树枝上，心
想这个塑胶袋，多少可以替
它们遮挡一些风雨吧。

第二天发现塑胶袋毕
竟承受不了雨水的重量，
掉在地上了。看看那被风

雨打得变形的鸟巢，里面
只剩下一只翅膀开始长毛
的小雏鸟，另一只却已无
踪无影。

几天后，羽毛犹未丰的
小鸟也不见了，留下一个
破空巢。那羽毛未丰的小
鸟 首 次 展 翅 能 飞 得 出 去
吗？我永远不知道。

不同的鸟类会有不同
的鸣声，在家居的四周围，
常常可以听到各种鸟语：
麻雀的叽叽喳喳、鸽子的
咕噜咕噜、山鸠的咕——咕
咕，孔雀只会大声的啊——
啊——。我常怀疑，各种鸟
类是如何沟通的呢？它们
肯定是能够互相沟通的，
不然怎么老在树梢你追我
逐呢？

一个寂静的上午，我正
在 电 脑 的 键 盘 上 敲 敲 打
打，一阵吱吱喳喳嘈杂急
促的鸟鸣声响起，循声望
去，原来在窗外花圃边，分
成两方的四只雀鸟正扑打
成一团——鸟儿居然也如
此争吵打群架！发现我在
一旁观看，它们一哄各自
飞散。

可惜我没有公治长听
懂鸟语的本领，充其量只能
从它们孤寂的叫声和轻快
响亮的鸣唱来分辨鸟儿的
心情，不然这样与鸟为邻的
日子可就更精彩有趣了。

●若萍

老挝印象老挝印象
老挝这个深藏于中南

半岛万山密林中的社会主
义 国 家, 给 人 的 感 觉 似 乎
是永远的与世无争，不管
外界如何嘈杂纷乱，它始
终安稳的端坐在那里。

这里虽然是贫瘠之地，
但人们却始终面带微笑，
微笑里没有现实的无奈，
更 多 是 对 大 千 世 界 的 感
恩，对生活的热爱；这里虽
然没有高楼大厦，城市的
喧哗，但却因它的纯朴与
宁静、沉淀与悠然，让它在
疾驰的时光里遗世而立。

这块神秘令人向往土
地，这个动静相宜的国家，
深深地吸引着我。总有一
天会去拥抱你。这个机会
终于来了。

2016 年端午节,我们三
位女侠背包客开启老挝之
旅。6 月 10 日我们乘老挝
航 空 公 司 QV634 班 机 ，10:
25 从曼谷飞往琅勃拉邦，
12:05 到达。过海关 ，办好
落地签证，换了老挝币，叫
辆出租车前往饭店。

我 们 下 榻 的 饭 店 (villa
Oudomlith) 是 个 二 层 小 木
屋 ,精致可爱又干净，三位
越南小伙子说着生硬的老
挝 语 ，热 情 地 为 我 们 服
务。放下行装，稍作调整，
就开启旅游的第一站：香
通寺。

香通寺是琅勃拉邦最
宏伟、规模最大的一座寺
院，它是琅勃拉邦最著名
的一座庙宇，淋漓尽致地
体现了经典的琅勃拉邦寺
庙建筑风格，也是最值得
参观的一座寺庙。大殿内
装饰华美的木柱支撑着覆
有法轮的房顶，后墙上镶
嵌 着 壮 观 的 生 命 之 树 图
案。在建筑群的东门处还
有一幢王室的葬仪礼堂，
里面陈列着一辆豪华的十
二米高的出殡仪仗马车和
王室成员的骨灰坛。礼堂
外立面的嵌板上雕刻着史
诗《罗摩衍那》中的场面。
我们在这里参观了一个多
小时。

香通寺附近有很多大
大小小的寺庙，这里的寺
庙虽然没有泰国的金碧辉
煌，但有着独特古典建筑

风格，大殿内装饰华美,外
墙镶嵌着美丽的壁画，壮
观 的 寺 庙 顶 端 雕 刻 着 飞
鸟，好像正要飞翔的仙鹤。

结束了旅游的第一站，
我们沿着老街一直走 ，来
第二个景点——普西山，这
座山位于古城中心，是琅勃
拉邦的最高点，其实山并不
是很高，只有 328 级台阶。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山顶上金色顶尖的
普西塔，佛塔的后面有一个
小岩洞神祠，吸引着成千上
万的朝拜者。站在山顶欣
赏着日落的最后一抹霞光，
洒落在湄公河面，那“一道
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
红。”的景色立刻映入我的
眼帘。环望四周，城区屋舍
俨然，街道整齐划一，砖红
的尖顶洋楼在茂密的椰林
中若隐若现，洋溢着独特的
热带风情。这里的建筑物
古朴别致，民风淳厚自然。
同那些喧嚣的现代都市相
比，这里更像是一个世外仙
境。

琅勃拉邦这个千百年
来的远离尘世喧嚣,让这里
的 佛 寺 得 以 保 存 完 整, 金
碧辉煌的佛塔和寺庙撑起
了这座佛都的苍穹,披着橘
红色长袍面色谦和的僧侣
们，彰显了这座佛都的大
气与从容。 始终坚守着亘
古 不 变 的 宁 静 与 悠 然, 以
自己独有的姿态冷眼端倪
世事变迁。

来到这里，一定不要错
过清晨布施。布与施都是
一种幸福。

琅勃拉邦的清晨从布
施开始,因过午不食,僧侶
们每天的吃食物全靠清晨
的布施。所以这成了历经
千 年 风 雨 不 断 的 古 老 习
俗。天还没亮，路灯还很昏
暗,当地居民就跪在地上,
将准备好糯米饭装在竹编
的圆桶里,摆放在席子上,
等待着和尚到来。整个过
程寂静无声，我们也学着当
地人的样子轻轻跪下。

天光渐亮，僧人们赤脚
走出，一排橘色袈裟带来了
一片柔和的佛光。 带头的
僧 人 走 到 我 面 前, 微 微 欠
身、放低了手中的钵盆, 我
捧起食物放进钵盆 , 双手
合十默默祈祷，之后提起相
机，跟在僧侣的队伍后面。

这是一场无声的橙色
盛宴，交流来自目光和心
灵,每一个布施的人都平静
而肃穆，那飘然而来悄然而
去的过程中，相互给予的都
是祝福。

一阵微风吹来几分清
凉,天色泛白, 僧侣们也开
始了布施后的还礼诵经, 施
主们闭目合十跪成一排，僧
侣们也在对面站成一排，手
持钵盆开始念诵长长的经
文,念毕，施主们将手中的
圣水倒净，僧侣便寻路返回
寺庙。

我在曼谷也常常布施,
但从未见过这么平静肃穆
又整齐的布施队伍。曼谷
清晨化缘的和尚大都是三、
五成群固定在某一个地方,
或者早市门口,或者住宅小
区。像这样具有规模又庄
严肃穆的布施还是第一次
看到，让我肃然起敬。

洗涤了心灵，净化了思
想。我们准备去光西瀑布，
距离琅勃拉邦 30 公里，虽
然不远，但是山路崎岖。我
们租了一辆三轮车，一路颠
簸了两个多小时，全身的骨
头都要散架了。

光西瀑布是琅勃拉邦
地区最大的瀑布，是由一个
大瀑布和山下多个小瀑布
组成的瀑布群，瀑布总高一
百多米，从石灰石山峰倾泻
而下，在山下汇集成一个个
碧蓝色的小水潭，被茂密的
树林包裹着，像璀璨的蓝宝
石镶嵌在绿树丛林中，如痴
如画，如梦如幻。我们游走
在清澈的池水中，享受着小
鱼咬脚的快乐，任清凉的水
珠荡涤着心灵，一路的疲劳
颠簸荡然无存。

告别了虔诚的佛邦，我

们来到休闲的万象，租了一
辆出租车，开始寻找不可预
知的美丽。

万象是老挝的首都，也
是最大的城市。位于湄公
河河岸，万象是一个沉浸在
传说和历史中的城市。

位于万象市中以北三
公里处一个巨大的镀金佛
塔——塔銮，是老挝的国家
象征，也是老挝非常重要的
标志性建筑。我们赶到时，
整个佛塔被金色的夕阳笼
罩着，金佛塔的慈光在夕阳
的映照下，好似天降的橙色
甘露，滋润着每个人的心
田。此情此景，恍如隔世的
因缘。

坐落在市区正中心，与
主席府遥遥相望的凯旋门，
远看像法国巴黎的凯旋门，
近看会发现与法国的凯旋
门大相径庭，老挝凯旋门上
面雕刻着佛像及神话故事
中的人物，是典型的老挝寺
庙装饰，充满佛教色彩的精
美雕刻，展示了老挝传统的
民族文化艺术。这是来万
象一定不能错过的景点。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与
泰国廊开的万桥公园遥遥
相 望 ，被 称 为“ 天 堂 与 地
狱 ”香 昆 寺 ，又 叫 佛 像 公
园，位于万象东南面约 25
公里的地方。虽然名字叫
寺庙，但是这里更像一个雕
塑公园，里面的雕像形状各
异、千奇百怪，不仅有小乘
佛教中的一些雕像，还有印
度教的雕像。传说公园里
的雕像都是由当时一个很
有想象力的和尚建造的，他
学习过佛教和印度教，当时
的人都认为他脑子有些不
正常，但是他却有一手雕刻
的好手艺，就雕刻了很多造
型怪异的雕像，建造了香昆
寺。

老挝之行即将落下帷
幕，这次向往已久的旅行，
不仅使我大饱了眼福，也让
我对这个小乘佛教圣地增
添了更多的敬意，对淳朴善
良友好的老挝人增加了更
多的好感。

印象中的老挝和老挝
的印象截然不同，老挝深深
印象在我的脑海里，我还会
来拥抱你。

●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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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 么 别 人 在 生 活 ，而 我
在 生 存 ？ 一 个 学 生 曾 经 这 样
发 问 ，看 着 他 紧 蹙 的 眉 ，愁 苦
的 脸 ，一 时 语 塞 。 生 存 和 生
活，这是太过沉重的话题啊！

临 窗 呆 坐 ，看 雨 后 的 天
空，一束光愣头青一样突然穿
过云隙直直的刺下来，金色的
光清澈而洁净，又那么倔强充
满活力，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
故人。

三 十 多 年 前 ，我 们 曾 在 同
一 个 美 术 班 学 画 。 那 时 我 刚
刚学持画笔，他已经可以画出
令人惊叹的波塞冬了。后来，
我改学文学，毕业后做了很多
年 记 者 ，接 触 过 很 多 画 家 ，但
在 我 看 来 ，对 绘 画 能 那 么 痴
迷 、那 么 狂 热 的 ，却 仅 他 一
人。

早年在他简陋的画室曾见
过 第 一 个 真 正 的 人 类 头 骨 ，放 在 一 个 铺 着 红
色 绸 布 的 雕 花 木 盒 里 。 他 说 ，那 是 为 了 画 好
头 像 ，从 古 墓 中 挖 来 的 。 那 时 他 总 是 饥 肠 辘
辘 ，每 天 只 吃 两 餐 ，每 餐 只 有 一 个 馒 头 ，所 有
的生活费都用来买了画纸和颜料了。

那 是 我 还 很 年 轻 ，学 画 不 过 是 票 友 ，不 懂
很多东西，包括他的疯狂。但依旧看得出，他
的画笔是灵动的，每一笔都像是在倾诉，每幅
画 都 美 得 令 人 窒 息 。 老 师 也 说 ，这 孩 子 是 个
天才。

但 画 笔 无 法 改 变 命 运 。 那 年 他 专 业 课 考
分很高，却没能通过文化课考试，做村长的父
亲希望他回家过平静的生活，种种田，或者找
一 份 工 作 ，养 家 糊 口 ，生 儿 育 女 ，赡 养 父 母 。
他 说 ，那 不 是 他 想 要 的 生 活 ，他 说 ，他 很 痛
苦。

高 考 之 后 ，我 们 都 忙 碌 着 登 上 这 辆 或 那
辆 车 ，奔 向 自 己 的 未 来 。 他 的 痛 苦 如 窗 外 吹
来一阵风，从耳边划过们，也就消失了。

再 见 到 他 ，我 已 大 学 毕 业 。 那 年 暑 假 ，闲
极无聊去参加柏林禅寺的生活禅夏令营。在
寺 院 身 处 ，一 个 身 着 土 黄 色 僧 衣 的 熟 悉 身 影
正 在 扫 地 ，他 已 做 了 俗 家 弟 子 ，负 责 打 扫 寺
院，类似于预科班的学生。他还是老样子，脸
上 、手 臂 上 、僧 袍 上 沾 着 油 彩 颜 料 ，但 一 张 脸
似乎灵动了，有了笑容，快乐的笑容。诵经打
坐间隙，常会跑去和他闲聊几句。他说，没关
系，我要做绘画最好的僧人。那一刻，他眼里
闪动着火焰，希望的火焰。

那 时 曾 欣 喜 的 想 ，他 终 于 找 到 了 逃 脱 的
方 式 ，终 于 可 以 按 照 自 己 的 心 愿 去 活 了 。 但
没过多久就听说，他被家人发现了，一家人出
动 ，在 寺 院 里 又 哭 又 闹 ，他 在 僧 房 里 绝 食 反
抗 ，父 亲 拿 出 一 根 绳 索 ，说 ，要 么 拴 着 他 回
去 ，要 么 自 己 吊 死 在 佛 塔 上 。 他 终 于 还 是 回
去了。据说，很快就结婚了，生活很安稳。

又 过 了 好 多 年 ，去 山 中 采 访 ，恰 好 路 过 他
的村庄，特意停下车去看望他。

找 到 他 竟 然 如 此 容 易 。 一 进 村 就 看 到 一
个熟悉的瘦削身影，他佝偻着背，戴着满是油
渍的围裙站在街角的大黑锅前，在炸油条。

看 着 那 双 握 画 笔 的 手 熟 练 地 揉 面 、切 面 、
搅动油锅中的油条，然后过秤，然后卑微地点
着 头 、微 笑 着 接 过 三 两 元 纸 币 并 目 送 客 户 离
开 。 是 的 ，他 在 微 笑 ，他 依 旧 可 以 微 笑 ，但 眼
睛 里 再 也 没 有 了 火 焰 ，没 有 了 光 ，木 讷 的 硬
壳，遮住了所有的表情，鼻翼两侧两条深深的
沟，像经年流淌的泪水。

心，疼了一下，又一疼了一下，险些落泪。
结 局 早 已 注 定 ，无 论 该 庆 幸 还 是 悲 伤 。

最终只是远远地看着，没有去见他，我想他一
定也不想再见到我们和那些与画笔相关的往
事。

我 一 度 相 信 与 天 下 父 母 一 样 ，他 的 父 母
也 对 他 也 有 着 浓 得 化 不 开 的 爱 。 但 ，这 份 爱
也太沉重、太坚韧，足以将一个天才扼杀在琐
碎 里 。 我 一 度 不 停 地 替 他 追 问 ，当 爱 变 成 了
一 条 系 在 颈 项 上 的 绳 索 ，当 绳 索 越 收 越 紧 勒
进皮肉，那还是爱吗？

又 过 去 了 很 多 很 多 年 ，久 得 我 已 经 忘 记
了他的名字，但依旧记得他笔下的波塞冬，记
得他的画带给我的震撼。

他 还 好 吗 ？ 他 或 许 真 的 把 一 切 都 忘 记 了
吧？倘能如此，或许才是万幸。

什 么 是 生 活 、什 么 是 生 存 ？ 这 是 一 个 看
似 寻 常 却 又 太 过 巨 大 的 话 题 ，有 时 真 需 要 花
数十年甚至一生才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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